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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泉

人为财，兽为咬。这是二爷爷说的话里我印象最
深刻的一句。二爷爷是家族里顶有特点的一位老人。
老人家今年八十有八，一米八多的个头儿，是标准的
山东大汉。近些年身子虽有些佝偻，但说起话来依然
铿锵有力。

二爷爷和我的亲爷爷是叔伯兄弟，两位老人都排
行第二。几年前我的亲爷爷过世后，家族的祖父一辈
儿里，就剩三位老人了。其中我家和二爷爷这一支关
系最近，所以每逢年节，二爷爷常来我家串门儿。明明
是长辈，二爷爷串门儿时却从不空手，常常提着一袋
儿花生、瓜子或者水果一类的东西。对于他给我们孙
辈儿的这些馈赠，母亲有点儿“不稀罕”。因为，二爷爷
手黑。这里的手黑，并不是心狠手黑的“黑”，是单纯意
义上的颜色描述。按母亲的话说：你二爷爷一年 365
天，手都是这个色儿。我也端详过，确实，黑炭一般。

但不知怎的，我从心底里不觉得这算个事儿。甚
至，过年回老家，紧握着二爷爷黑手的时候，我心底会
强烈地涌起一股暖流。这股暖流里，掺杂着血浓于水，
掺杂着酸楚，也掺杂着感动与欣慰。在外栉风沐雨一

年，自己扮演着各种“顶天立地”的角色，只有握着二
爷爷的黑手时，我才感觉自己还是可以撒娇的孙子。
这里的孙子也不是装孙子的“孙”，是单纯意义上的辈
分描述。如果你也年过不惑，也上有老下有小，那你握
住一位爷爷辈儿的手时，你会体会到我的那份感受。

和二爷爷的“手黑”不分伯仲的，是老人家的“耳
聋”。打我记事起，二爷爷就戴着助听器。或许是助听
器质量一般的缘故吧，跟老人家聊天时，经常听到机
子里传出刺啦刺啦的声音，有时是一声尖锐刺耳的啸

叫。根据与二爷爷聊天的实际感受，感觉这个刺啦作
响的助听器几乎就是一个摆设。加上“几乎”二字，是
不想让助听器厂商太难堪。不信，给您描述一下跟二
爷爷聊天的场景：
“二爷爷，俺二嫲嫲走了几年了？”

“啥？”
“俺二嫲嫲走了几年了？”
二爷爷努力侧耳，一边摆手：“听不着 ~”
我于是凑到老人家面前，一字一顿大声喊道：

“俺———二———嫲———嫲———走———了———几———年———
了！”
“嗯，好的……”
问话的人只好作罢，任由老人家继续絮叨着盘踞

在脑海深处的那些陈年旧话。家族里摸着门道儿的亲
人早就总结出来了：“和你二爷爷拉呱儿，你光听着，

然后一直点头就对了。”二爷爷聊天，虽然很多都是车
轱辘话，但我愿意听。一是因为自己常年在外地讨生
活，过年才好不容易回到老家，所以对家中的长辈天
然有一份亲近感；二是家族里爷爷辈儿的人陆续“凋

零”，都说“物以稀为贵”，人也是这样吧；三是，在我当
下的价值观里，认真倾听长辈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孝
顺。不用你非得听懂。

有了内心这些“条条框框”的支撑，每逢二爷爷来
家串门儿聊天，很多亲友都龇牙咧嘴表示头疼的时

候，我是欣然接受的。而且，当你平心静气用心去听，
真的能听出很多门道。就像大学课堂里，某门课即便
再枯燥，只要你端正心态，是能从听讲中得到裨益的。
听二爷爷聊天时就是这样，大约五成的内容听不清老

人家在讲什么。因此每逢听清讲话内容，这内容又恰
巧饱含哲理的时候，我都如获至宝，想赶紧用手机敲
下来。但又担心二爷爷以为我在玩手机，于是继续屏
息倾听的同时，大脑高速运转着先把一些关键词记下
来，等二爷爷聊完天回去了，我再把内容及时记到手
机里。

一开始提到的“人为财，兽为咬”就是我记录下来
的二爷爷的金句，老人家是在告诫我“人为财死，鸟为
食亡”，不让我们晚辈走歪歪路。二爷爷的金句可不止
这一个。有次老人家说：“亮啊，我跟你说，三碗子酒要

留一碗。”我知道二爷爷是在提醒我“要给自己留后
路，不能挣多少吃多少，一点‘过冬’的粮食都不留”。
二爷爷还说：“年轻贫不算贫，老来贫贫煞人。”关于人
的寿限，二爷爷的观点是：“人到了那个点儿，打什么
针都不管用。”还记得我亲爷爷过世时，二爷爷来到灵

柩前，默默地说了一句：“完成任务了，二哥，回去修炼
吧！”虽然时过境迁，老兄弟俩之间的这段最后告白依
然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其实，每次听二爷爷聊天，老人家聊的最多的还
是他的“破烂儿”———二爷爷靠捡废纸箱过生活。老人
家知道儿女们也都不容易，所以近 90 高龄了，还完全
自力更生，不拖累儿女。光这一点，就让我这晚辈敬佩
不已。二爷爷是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到处捡废纸箱
的。按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这是没本儿的买卖。”关于
卖废纸箱，二爷爷很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到咱镇上
卖，3毛钱一斤，到远一点儿的地儿卖，3 毛 5 一斤，如
果开到更远的地儿，能卖到 4 毛。一次我拉 150 斤纸
箱，一去一来就差出 15 块钱。这 15 块钱，我买包子、
油条，一顿饭吃不了！”二爷爷一边说着，一边露出得

意的笑容。我及时竖起我的大拇指，耳聋但不眼花的
二爷爷就笑得更开心了。老人家那份溢于言表的知
足，几乎可以用“天真烂漫”来形容。

因为耳聋，骑着电动三轮车穿梭在大路上的二爷
爷，很是让亲人们捏一把汗。当晚辈
们嘱咐老人家好生注意车辆的时
候，您猜二爷爷怎么说？
“该着命大就没事儿！”

人为财 兽为咬
阴 土建学院 仲济涛

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几十块钱袁备

注野科大报稿费冶遥 稿费钥 我微怔袁好陌生
的词汇遥

少年的我总把这词跟大文豪联系起
来遥当时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词时袁是读一
篇闲文袁大意是讲老舍先生的院老舍先生
是不要固定工资的袁只靠稿费过活袁以此
来说明他创作的赤诚和高尚的品格遥

当时给我的第一感知袁能拿到稿费袁
是不是意味着作者的文字是

有价值的钥 稿费的意义是跟
学者挂钩的袁 是无数商人折
服在知识的博大袁 用金钱购
买老舍先生伟大的见识遥

少女时代我确实读了很
多书遥 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袁
我是她见过写作最有天赋的
小孩遥 那时的我就知道袁文字
可以是有生命的尧鲜活的袁可以是我思想
的孩子遥有时我也会萌生当作家的想法袁
我要以文字为剑袁向苍天请愿袁为弱者鸣
冤袁我要写出最动人心魄的句子袁我想所
有人一提起我的笔名袁 大家就会由衷地
说袁她呀袁是个有学识的人遥 她的文字袁
好浴

至于稿费袁 于我而言袁 就像一只蝴
蝶袁轻吻过我滚烫的灵魂袁用轻盈的翅膀
掠过梦幻的认可遥我曾笃定袁我要像老舍

先生那样袁成为大学者袁到时候袁我也不

要工资袁只靠稿费过活遥
后来袁 我放弃了遥 因为没人给我稿

费袁准确地说袁因为我终于肯承认袁靠文
字怕是填不饱我的肚子的遥

诚然袁 以前看到作文上多次醒目的

58分尧59分袁 我知道我的文字或许是不
算差的曰联考完袁看到阅卷群里的人把我
的文字吹得天花乱坠袁我也知道袁我的文

字或许是有几分可取的遥 可是噎噎那又
有什么意义呢钥 我听说过一个叫韩冰的

学子袁因为文字被高校破格录取袁还有臧
克家被闻一多赏识的佳话袁 哪怕他的数
学考了零分遥
可我没有稿费遥 有时袁我也偷偷想袁

会不会有人发现我钥 可是我的一篇文
章袁像一块石子袁投入湖里袁哐当袁激起
几句夸赞的涟漪袁就再无回响遥 我依然
背负着弱科的包袱袁在求学路上慢慢地
走着遥

再后来袁 我竟然慢慢释怀了遥
有时我看见知名报刊的青年
作家的鄙俗文字袁又看时兴
小说两眼一黑袁直到一次
再平常不过的联考中袁
遇到一篇学生范文袁
题目叫 野已识乾坤
大袁 犹怜草木青冶遥
看完第一遍袁我就
知道袁这个人的眼

界尧学识尧文笔尧构
思尧 布局以及一
切我喜欢的东西袁
远在我之上遥
有人会因一篇

文章袁 爱上一个人

吗钥 于我袁答案是会遥 我能透过那些字

句袁爱上那个清冷又温润的灵魂袁像浸
在水里的玉袁泛着潋滟的光遥 我在高中
校园墙捞了 TA半年袁终究未能如愿遥也
许从一开始 TA 就注定不会被找到袁也
许不是我们学校的袁甚至根本不是这一
届的袁 或者 TA的作品只是题库里的旧
文呢钥 这时我竟然从一个奇特的角度想
通了院好的文章尧坏的文章尧极好的文章袁

本就有极强主观性袁 所谓极

致美学袁从来千人千面罢了遥
TA 能因为这篇神作就此飞
黄腾达平步青云吗钥 大抵袁也
不会吧遥

高中袁选科政治后袁我顺
理成章地辨认着什么劳动性
收入尧财产性收入袁什么稿费
知识产权袁还有什么婚前写作

还是婚后发表需要怎么分稿费这些麻
烦遥稿费袁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脑力劳动的

报酬遥
在我心里袁只有一个人劳动袁并且获

得报酬袁并且他的劳动被认可袁他的人格
尊严被尊重袁财产被保护袁他才是完全的
人遥

至于我袁哪怕我 18岁尧19岁尧20岁袁
都没关系袁我不劳动袁我不生产袁我花父
母的钱学习尧 生存袁 我就还只是一个小
孩遥但是袁稿费袁它似乎在说袁你已经是个

大人了遥
这个社会像尊重一个完全的人一样

尊重你袁你投稿了你的文字和你的思想袁
他思考后选中了袁郑重地付予你报酬遥这
一瞬间袁你们完全平等地在交易遥你不被
当成一个野孩子冶袁他尊重你袁像尊重任何
一个具有完整人权的独立个体遥

新年伊始袁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年龄
其实已经很野严肃冶了遥 大学生活确实是
一个很奇妙的人生阶段遥大学生是大人袁
但也是学生遥十几岁的时候觉得 20岁很
成熟袁30岁往后就青春不再了遥 20出头
才发现袁 原来十几和奔三只是弹指一挥
间遥
青春袁终究是一本太仓促的书遥但认

真落笔的每一个文字袁都不是辜负遥

稿 费
阴 文法学院 郭瑜欣

记忆中，在我的青葱岁月里，泰安校
区南门草地上那一树开春怒放的白玉兰

花，是我难忘的过往中不可磨灭的影像。
每年春回大地、晨曦雨后，它就如期静静
萌芽、吐绿，不经意间展露出满枝芳华。
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应景般地具象
化了。

从繁华的岱宗大街进入静谧的校
园，第一眼看去，玉兰就像是一树洁白的
白鸽，静静地立在那里等着你。春风偶尔
抚过，轻轻地摇出一树纯粹的晕色，让人

自然而然地心境平和，沉浸在春的温柔
中不能自拔。背景，是初春苍茫绽绿的巍
峨泰山和静静矗立的教学楼，周遭，是秩
序井然、穿行有序的大学校园，彼此衬托
出各自的风采。经常有少男少女们到这
里拍照留念，快门的闪动间，保留下了玉
兰花的娇艳与大好青春的灿烂，这一切
将成为每一个科大人记忆中偶尔跃起的
浪花，不可磨灭，与岁月相约，与成长相
伴。

很多年后，青岛校区也有了很多玉
兰花，而且种类繁多，从单一的白玉兰，
变成色彩更加鲜艳的紫玉兰、粉玉兰、黄

玉兰，它们都被精心地种植在广阔的校
园里，与众多或珍稀或惊艳的花卉一起，

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准备着。因为环境的
不同，它们的花期比泰安校区要晚一些。
等泰安校区的玉兰花绽放好一段时间
后，一号教学楼前那一排白玉兰才会吐
露新芽，甚至得等到寒假结束、开学一段
时日后，才会大梦初醒般地一起绽放开
来，为“江北最美校园”吹响了春色满园、
百花齐放的集结号。然后青岛校区的科
大校园，就会进入一个繁花似锦、色彩斑

斓的季节。春天的校园绿意荡漾、繁花点
缀，再加上小西湖和若水园的杨柳垂丝、
天水一色，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江南园林
中。

这个当年建在偏僻海边，大风呼啸、
植被萧瑟的学校，经过师生二十多年的
不懈努力，换了新颜。师生们把泰山脚下
那几株白玉兰“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
报”的风骨，带到了黄海之滨，今日青岛
校区的玉兰花开，才真有了“待到山花烂

漫时，它在丛中笑”的象征意义。
只是，前几天我回到青岛，发觉校园

里的花草，似乎还沉浸在冬日的静谧中

不曾惊醒、缺乏生机。因为我知道海边的
春照例会迟到，所以并不感到突兀，反倒

是有些期待了，期待有那么清丽的一个
早晨，几朵怯生生的玉兰花约定好似的
在枝头绽放，吹响这春的序曲———像泰
山脚下校园中的那几棵玉兰树一样尽职
尽责，彰显了一种责任的延续与坚持。

所以，在期待春天到来的过程中，校
园里的玉兰花，就成了一种“忆往昔峥嵘
岁月稠”的具体寄托。只有经历过山海间
辛勤动迁的人，才会从心中感念学校发

展和建设之后的丰足。那是一种从过往
的艰难困苦中凝练出的信心，一种永不
满足、永不停歇的进取心，鼓励和鞭策着
我们每一个人，从那些难忘的日子里坚
强地走过来，走到如今的岁月静好里去。
苦过、累过、受过伤，更经历过离别，但如
今身处于此，看尽繁华过往，一切便也释
然。

玉兰花开正当时。从山到海，从简至
繁，我们仍同处一片天空下。似乎很多事

情都变了，又似乎什么也没变。此情此
景，何谓得失，休谈成败，你我皆在路上，
变的不过是人心的映像罢了。

玉兰花开山海天
阴 安全管理处 曹立鹏

三月里袁北方的海还有些清寒袁风扑在脸上袁
是那种爽爽的尧带着些许腥甜气息的凉遥但青岛栈
桥的海袁却是个例外遥 它像是刚从冬眠里醒来袁懒
懒地伸了个腰袁把一冬的沉闷都抖落开了遥那天的
阳光不算炽烈袁薄薄的袁像是给万物都罩上了一层
半透明的尧银灰色的轻纱遥海水的颜色便在这纱里
变幻着袁远处是沉沉的碧绿袁近处却是浅浅的尧活
泼泼的青色袁一波一波袁碎碎地涌过来袁又碎碎地

退回去袁留下蜿蜒的尧湿漉漉的沙痕遥
人还未踏上桥袁那声音便先到了遥不是海浪拍

岸的轰响袁而是一种更细碎的尧更喧闹的尧铺天盖
地的鸣叫遥原来是海鸥遥它们多得简直像是谁把一
整个冬天的云都撕碎了袁撒在了海面上遥有的浮在
水上袁随着浪轻轻地起伏袁像一群白色的尧会呼吸
的泡沫曰有的低低地掠过水面袁翅膀尖儿几乎要沾
着那清冷冷的水曰有的则在半空中盘旋袁或是突然
一个俯冲袁从游人高高举起的手里袁灵巧地叼走一

点面包屑遥 孩子们是最快活的袁又蹦又跳袁将手里
的面包屑使劲儿往天上抛袁嘴里野哦哦冶地喊着袁那
声音和着鸥鸟的鸣叫袁和着海浪的絮语袁混成一片
热闹而又天真的交响乐遥

我扶着桥栏袁看得有些痴了遥 一只胆大的海
鸥竟落在离我不远的栏杆上袁 歪着小小的脑袋袁
用那黑豆似的眼睛瞅我遥它的羽毛可真白袁白得像
刚落的新雪袁只有翅膀尖儿上袁缀着一点点墨色袁
像是国画大师不经意间的一笔点染遥 它那样坦然
地尧无猜地看着我袁喉咙里发出野咕咕冶的低鸣遥 我

忽然觉得袁在这片天地里袁人是多余的袁又是最相
宜的遥 多余的是我们那些扰攘的心事袁相宜的袁是
此刻这颗空空的尧只容得下这片蓝与白的欢喜的
心遥 那风里的凉袁那阳光里的薄暖袁那海水的咸袁
那鸥鸟的闹袁一齐融在心里袁竟化开了一点说不
清的温柔遥

沿着桥慢慢地走袁 一直走到尽头的回澜阁遥
朱色的阁袁在灰蓝的海天之间袁便显得分外的沉
静尧庄严遥 凭栏远眺袁海是没有边际的袁远处的岛
屿也只是淡淡的一抹青痕遥 风到这里袁似乎也大
了些袁吹得衣角猎猎地响遥 回身再看袁来路上的
人袁都成了小小的尧移动的影子袁和满天的鸥鸟混
在一起袁分不清哪个是人袁哪个是鸟了遥 热闹是它
们的袁也是我的袁只是到了这阁上袁那份热闹便被

海风吹散袁沉淀下来袁成了心里一片安然的尧开阔
的喜悦遥
归途上袁 天色渐渐地暗了遥 海的颜色变得深

了袁鸥鸟的鸣叫也稀了袁想来是都回到它们夜间的
巢里去了遥 栈桥上的灯袁一盏一盏地亮起来袁在将
暮未暮的天光里袁 投下长长的尧 摇曳的光影到水
面遥 风还是凉的袁但吹在脸上袁却不像来时那样清
寒袁倒像是被那一天的快乐捂热了遥 我回头望去袁
栈桥静静地卧在海里袁像一条伸向梦境的尧长长的

手臂遥 那一天的蓝袁那一天的云袁那一群白色的精
灵袁便都印在这三月的记忆里袁成了一幅怎样也看
不够的画了遥

三月栈桥看鸥去
阴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董云天

时间过得太快，还没来得及察觉，就变成回忆了。对
过去越来越模糊，对现在越来越清晰，曾经憧憬的大学
生活，变成了进行时。

山科的风景很美，是自然的美。校园很大，我却
喜欢上了步行，走路是累的，更遑论去哪里都不算
近，但是给予了我随意停下的机会。

早起打卡实在艰难，尤其到了冬天，寒意填
满我与衣服之间每一处空隙，冷风吹在脸上一

点都不好受，拖着步子，想要快些的念头被疲惫
的身体拖住了，偶然一抬头，却发现风景正好。
两侧的树上只剩树枝，无尽延伸着，像是在划分
天空。天空被分成昏暗与白昼，在种种巧合下竟
像是有一条分界线，等待着太阳的升起，一切将
温暖起来，一切将明亮起来。本来冷得麻木的情绪，
似乎开心了不少。

从图书馆东门出来，大脑短暂的空白，情绪并不高涨，
倒也称不上低落，只是在紧迫的学习之后，有些莫名的空白。我的步

伐很慢，台阶是一阶一阶下的，盯着一处发呆，愣愣的。一只猫咪不紧不慢经
过我的视野，它的毛色有些花，毛倒是很光亮，并不怕人。嘴角先一步扬起，如此突
然，我的内心被填满了。它就这么卧在阳光之下，尾巴轻轻地晃动，我这么看着，就有种
满足的感觉，真是奇妙啊。

生活是一日如一日地过着的，规划清楚明白的同时，也难免日日重复，尽管有些细微差
别，但总是会使人心生疲惫。于是我开始找寻美的瞬间，或刻意的，或随意的，或自己感受的，或他
人分享的，如此种种，生活便有了劲。

那一瞬间，是只有自己享有的也罢，是千千万万人共同见证的也罢，只要内心感到一种充沛的情绪，
饱满的，活跃的，便是值得的。再次谈起时，往日有了锚点，那一日不再是日历上的数字，它被赋予了回忆
的价值，成为了记忆。

随心一看
阴 能源学院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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